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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1 月，我从总队教导大队

一毕业回到部队，就被分配到省人大警

卫中队任三排排长。别看我在部队已

整整6个年头了，但我从来没有带过一

天兵，在基层生活工作也就一年时间，

既没有带兵经历，又没有基层工作经

验，要我去领导30来号人，真的有些难

为我了。上任前，我认真学习了《内务

条例》，深知一排之长作为军官行政级

别中最低的一级干部，也是部队中最基

层的指挥军官。同时对排长的职责，我

也能倒背如流，这都是纸上谈兵。那么

如何当好一名排长呢？

为此，我专门讨教了一些老排长。

他们都热情地给我传授了不少带兵之

道。有的干脆告诉我：“上有中队长指

导员，下有班长，排长夹在中间，最好

当。”在我看来排长，是夹在中间，但起

着兵头将尾作用。这一定位不是被动

式的，应当主动作为。“想抓就能插上

手”，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既然部队编

制中有“排长”这一岗位，就得要充分发

挥出这一岗位的职能作用。但如何才

能“插上手？”我心里可是一点点底都

没有。就是这样，我硬着头皮，背着被

包，拎着行李，一头扎进了三排这个大

通铺集体宿舍，找到一张紧靠大门边上

的床铺安顿下来。战士们一看我这个

新来的排长睡在门边上，硬是要把我的

铺盖搬到房间最里面。9 班长好心劝

我说：“排长，还是搬到里面睡。靠门口

睡，人进进出出的，又在风口上。您会

休息不好的。”我一再婉言谢绝大家的

好意。执意坚持还睡在门边，在我心中

睡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时时

在战士中间，与战士打成一片，同吃、同

住、同训练、同劳动、同学习，能及时准

确地掌握战士的执勤训练，以及思想动

态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住进排

里一周时间，天天与战士一起摸爬滚

打，到哨位上转转，征求执勤目标单位

意见，与战士谈谈心，了解熟悉一下情

况，算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循序

渐进地进入工作状态。

排里有位战士纪律观念松懈，经常

外出不请假，有时还好跟班长吵架，跟

同班战友说话稍微对不上路子，就会动

粗。加之大家都知道他是总队一位首

长的亲戚，因而中队上下没人敢管愿管

他，一下成了全中队有名的“剌头兵”。

我在排里察言观色了他一周多时间，一

直没有动过声色。私下我也了解到他

身上虽然毛病好多，但军事素质不错，

到了第二周的一天，他有次不请假外

出，被我发现后，狠狠批评了他一通，非

要他在班务会上作深刻检讨。他开始

还和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当我苦口婆心

地说到：“你千万别以为，你是总队某首

长的亲戚，就没人敢管你了！正因为你

是某首长的亲戚，我对你更要格外严格

要求，决不能让你这样成天给首长脸上

抹黑。”他一见我说话态度这么严厉、坚

决，就服软了。打那后，他是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在我眼里，他这也算是进步

不小了。一个人的变化得有一个过程，

更何况由后进变先进，是绝对不可能在

一夜之间就能转变的。接下来我十分

注重发挥他军事素质好的长处，有意识

地让他当排里军事小教员。

这年 12 月，大队要组建一个新训

中队，组织上派我去担任新兵训练三排

长。临行前，中队党支部专门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挑选3名优秀战士和我一

起去带新兵。会上，我大胆提议让那位

“刺头兵”也跟我一起去带新兵。这一

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大家的极力反

对。我说：“我提议，自有我的道理。用

人所长，是越用越长；看人所短，是越看

越短。他虽然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他的军事素质比较过硬，

用其所长，慢慢地他就会从中学会扬长

避短，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大家一听

我这番话颇有几份道理，就同意了我的

想法。等他知道他也名列带新兵的名

单之中，既感到十分意外，又感到十分

激动。他深知能去带新兵的，都是中队

出类拔萃的骨干，他能去，证明中队没

有另眼看待他。在去新训中队报到的

路上，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到新训

中队后，和中队不一样，你可就是‘军中

之母’了!你可不能把你身上那些坏毛

病，都传给新战友哦!”他“唰——”地一

下站起来，洪亮地回答：“排长!请您放

心。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决不会辜负

期望!一定把兵带好!”他果不负众望，

一到新的环境中，他像换了一个人似，

在训练场上，他对新兵训练要求非常严

格，可在生活中，他对新兵就像对待亲

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带的班每次会

操成绩，一直都名列新训中队前茅，公

差勤务，他也能带头去完成。

我所带的排共有 33 名新兵，刚入

伍到部队这个陌生环境里，由于生活方

式、人际关系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很容易产生陌生、紧张、焦虑、恐慌等情

绪。尤其是一些在家娇生惯养的独生

子和一些训练一时跟不上的新兵，我在

管理上，从不简单粗暴，而是循循善诱，

我要求新训班长都要当好新兵迈入军

营第一步的“启蒙人”“引路人”“知心

人”“贴心人”，切实帮助每名新兵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时时刻刻关注每一名

新兵的心理、情绪、思想细微变化，关

心、体贴、爱护新兵，自觉做到脑勤、眼

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在我的带

领下，3名班长也是尽心尽力地去严格

施训，科学施教、严爱相济，用心爱兵。

新训期间，我所带的三排，各项成绩一

直排名第一。

新训结束后，那位有名的“刺头

兵”，已脱胎换骨，成为中队建设的骨

干，并荣升当上了副班长。我也从基层

带兵第一线的实践中，学会了怎么当好

一名合格的排长。

六月，山南长庄的太空莲早

早地开了。荷是地球上亿万年前

就有的植物活化石。《诗经》“山有

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

有荷”的句子，让荷的诗意、禅意

和情意一并萌生并横溢古老的中

华大地。长庄不语，在它的田野

上，有年代久远到不可考证的古

烽火台；在它的深土下，有春秋战

国和汉代的古墓群。汉乐府优美

的采莲曲中，一定曾有红衣罗裙

的女子，乘莲船，执莲花，在这里

载歌载舞。

三次搭载卫星和飞船进入太

空的莲子，在浩瀚的宇宙脱胎换

骨时，照耀它们的，是未来的光。

莲子带着被改写的基因密码向着

淡蓝色的地球归航，它们以崭新

的力量划开泥土隐秘的心事，续

写农耕文化的传奇，拉长季节含

苞待放的故事。从六月到十月，

太空莲踩着春的余韵、走过浪漫

长夏、再斟满半秋荷香。花多而

艳丽、蓬大而籽实饱满。长庄的

莲子成了都市人的最爱，它清甜

可口、补体养心。

普通的莲是七叶一花，太空

莲却是一花一叶，更奇妙的是“花

穿叶”，尖尖的小荷穿过碧绿的荷

叶亭亭玉立，成为荷塘别样的风

景。听过了长庄白马墩的故事，

再看花叶相依、花穿荷叶，便觉

得，那花是痴情的女子，那叶是多

情的书生。它们相依相伴，同生

共死，演绎人间真挚的爱情。莲

落长庄，在长庄的水土上，熏染了

长庄的醇厚、长庄的风情。长庄

有鸟岛，蓊郁的绿树上栖息着上

千只白鹭，它们美丽的身影不时

飞过荷塘、画下生动的弧线；或停

在花叶上，听幽幽细弦道破天籁

佛语。长庄曾烽火狼烟、金戈铁

马，烽火台和青铜剑是历史的物

证；长庄也曾月夜霜笛、青衫起

落，白马墩的传说和马大墩的残

砖碎瓦是岁月的证词。但更多的

是桑麻农事、灯火摇曳、长如流水

的日子。过往都化作了清风白

露，滴落在肌肤一样的黄土，化作

村庄不灭的记忆。而荷是长庄的

见证，它生生不息，唱着古老的歌

谣，抒写着天空和大地的诗意，诠

释着生活的丰腴和骨感，记载着

亘古不变的乡情。

长庄，山河长、日月长、情意

更长。如今，由太空莲带动的观

光、养殖、农副产品销售的生态农

业产业链形成，致富的镰刀割去

了贫瘠。盛世的荷风吹来，“荷”

即“和”，长庄与隔河相望的兴庄

架桥铺路，小井庄、长庄、兴庄三

庄联动的蓝图绘就。村民的心愿

掷地有声，百年老棠梨树上的红

布条沾满了荷香。长庄的莲，在

古老厚重的土地上，有千研万磨

后的醇香。长庄留住了美，也留

住了传说、留住了历史、也留住了

文化的根脉。

一排之长
□ 合肥 日月

送你一朵长庄莲
□ 肥西 王琼

小时候，我生活在小镇上，处于城市与

乡村边缘，有城市的味道，也有乡村的风

俗，都有知晓，却又不够淋漓尽致。比如煮

饭烧茶的燃料，不是城市里的液化气，也不

是乡村的稻草，大多用酒厂酿酒的废料酒

壳，这是小镇人家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们俗称的酒壳是酒厂生产白酒过

程中，将稻子脱壳后的大糠与大米搅和一

起蒸煮，然后放到酒池里发酵，再蒸煮酿

酒后的废料。小镇上燃料紧缺，煤球要凭

票且价格贵，稻草是乡村的产物且占地面

积大，也要花钱买。酒壳就成为小镇人当

燃料的香饽饽，当然也是要花钱的。买酒

壳要早早预约，还要看天气，大多选择晴

天，阴雨天里潮湿的酒壳会闷烂。父亲是

老师，为了生计，他不顾斯文，也会借来板

车和麻袋，带着我们去拉酒壳，常常弓着

腰，埋下头，拉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肩

膀被绳索还勒出一道道血痕，我们心疼

着，在后面拼命用稚嫩的小手推着车。

晒酒壳是功夫活，也很劳累。买回家

的酒壳要趁晴好天气，一天晒干，收藏待

用。晒酒壳如同庄稼人晒稻子，先找一块

宽阔平整的地方，将几板车还冒着热气的

酒壳，用铁锹或者木掀卸下，均匀地摊开，

在太阳下暴晒。为了减轻父母亲的劳作，

我们姐弟主动承担起翻晒的任务，冒着夏

天炎热的太阳，肩搭毛巾，手持木掀，勤快

地来回穿梭，往往一个轮回下来，酒壳上

面的一层又被晒干，我们轮流着在热辣辣

的太阳下抓紧翻晒。热了，就近找一棵树

下阴凉，渴了，从家里带来的水壶里就一

口水。有次，有个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

冰棒箱的人，在我们身边停下来，故意大

声吆喝：“卖冰棍，卖冰棍。”我和姐姐都用

手摸摸口袋，又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钱

掏出来凑到一起，都没买成一根冰棍，我

们对视一笑。那时无畏炎热，只有一个信

念：一定要在当天晒干。也期望父母夸赞

能干事，得到夸赞心里感到很荣耀。

酒壳当燃料，酒壳灰还能当猪饲料卖

钱。傍晚时分，晒干的酒壳，被我们堆到一

起，从家里拿来小细筛，一簸箕一簸箕地筛，

把大糠头上的稻嘴子和烂在酒壳里的米渣

筛下来，放到袋子里，等候人家上门收购。

收购的人在小镇上一转，就知道什么时候

来，一般当天就能卖掉。他们大多都是乡下

人，操着浓厚的方言，至今还记得：“大姐

（子），你家（咖）可有酒（旧）壳灰卖。”筛完

了酒壳，我们满头满脸都是灰，连鼻孔都呛

的漆黑。晚上，我们已经累的筋疲力尽。

邻家人晒酒壳还晒出一段佳话。不

远处的两户人家，由于孩子在一起玩耍闹

了一些矛盾，从此不相往来。有一次，两

家都在晒酒壳，傍晚，黑云翻滚，大风骤

起，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李姓人家人多，

扫的扫，推的推，装的装，几分钟就把酒壳

收拾停当。张姓人家人少，一大片摊在地

下的酒壳，眼看就要泡汤，李姓家长见状，

手一挥：“侠们，都来帮他家收。”四五口子

人一起上，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将酒壳

装进麻袋，送到屋檐下，暴雨像竹竿般倒

下来，张家人感激不尽，此后，两家和好如

初，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

如今，小镇上的酒厂早已破产拆除，

过去晒酒壳的经历和辛苦，只能当做儿时

的记忆，或隐或现于脑中，在幸福生活里

比对回味。

晒酒壳
□ 肥西 查鸿林


